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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亭诉状上的地址顺城西街
25号，是他1982年才搬去的。他的祖
宅，在老城区的乡范路。地方志显
示，乡范路最早叫香坊胡同，因集中
销售香坊得名，后被攻入洛阳的冯玉
祥改名乡范胡同，最后又将胡同改为
街。

在东、西南隅所在的老城区，像
从清末民初就定居在此的居民并不
在少数。洛阳的老民宅一般以三出、
四出为主，分为邻街房、过厅、二厅和
上房。何伯亭祖宅便是这样一套大
院子。他祖上做戏衣为生，远近驰
名。在1980年代初，何家祖宅被政府
征迁。“一平方米地补一百块钱，给我
们家补了八万五千块钱。”

何伯亭父亲兄妹四人，他本人兄
妹又有 5人，这笔补偿分到他手里的
只有 3000元。他又凑了 1000多元，
以4500元的价格，来顺城西街买下了
100平方米的宅基地。上面还有 6间
老瓦房，总面积只有70平方米。

1998年，何伯亭又经政府批准，
扒掉了瓦房，在原地盖起一座两层小
楼。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至今跟
二儿子同住。

老何家幸运的是，人口太多，让
他们幸免于 1958年开始的私有房屋
社会主义改造。史料显示，洛阳市从
当年开始，对 100平方米以上的私有
房屋由国家经租，在一定时间内付给
一定的租金。持续数年，共改造私房
3853户，面积36万多平方米。

这些被征收后产权不明的房屋，
直到 1983年 12月，洛阳市开始贯彻
河南省文件精神，在各个区成立落实
房屋政策办公室，才再一次进行确
权。很多人家通过给政府补交维护
费的方式，要回了自家祖宅。

从那时至今，只要守着老宅院，
他们便独立于越来越高的房价，和洛
阳市容的日新月异之外。居民任广
军家于2011年在祖宅的空地上，盖了
一栋建筑面积近230平方米的二层楼

房，花了不到20万元。任母已年过九
旬，一大家四世同堂。“我们住得这么
舒服，你让我们搬出去买70年产权的
商品房，你说我会同意吗？”

然而，东、西南隅毕竟位于老城
区。老街区一直无法拆迁，是当地政
府的一道难题。“市中心拆得差不多
了，大家现在都在郊区搞，东、西南隅
那块地旅游业繁华，很适合搞商业开
发。”洛阳某区一位官员说。

早在 2012年 10月 26日，洛阳市
政府就与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由官
办的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与后者合作成立涉案项目的开发
公司，投资比例为3：7。

两个月后，老城区政府、升龙投
资集团与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又
签订了一份《开发建设合同》，将东、
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920亩“净地”的
用地性质定为住宅、商业兼办公用
地。约定的价钱为 20万元/亩，如招

拍挂超出此价格，则由老城区政府承
担。这块建设用地的规划容积率为
1.0到1.2。

据记者了解，如此低的容积率，
主要就是为了新建仿古商业街区和
高档住房。这也是无法就地安置原
居民的原因。多位居民证实，与街区
相邻的中州路边，该项目的售楼部正
紧张施工。

去年夏天，当拆迁启动之后，
居民们甚至开始翻找上世纪 50年代
和 60年代的确权证书的复印件，在
1955年政府颁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
证上，土地性质尚为私有。但从法
律上讲，从 1982年起，城市土地都
已归国家所有，这也是老城区政府
启动拆迁的底气所在。当时有好几
天，东、西南隅的上空“嗡嗡”地
盘旋一架遥控飞机，居民后来才知
道，有了它，房屋补偿评估也就省
了入户这一个程序。

(据南方都市报)

266户居民和政府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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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何伯亭生气的，是一个连机
构代码都没有的拆迁指挥部，在致辖
区全体居民的一封信中，不点名地把
他和维权伙伴描述为“与人民为敌”
的“一小撮人”。

在官方 2月 24日的一份工作简
报中，老城区政法委书记、该项目拆
迁指挥部指挥长何武周表示，“对于
重点户，我们都有手段和预案，一旦
征迁开始，只要触犯到我们的底线，
区里是不会客气的”。何伯亭知道，
他便是重点户中的“重点户”。

“手段和预案”似山雨欲来，在开
庭前一周内，何伯亭因被指扰乱社会
秩序，两次被警方传唤。这位“老洛

阳”自从去年年底开始与政府打官司
起，已经瘦了十几斤。

3月 28日的这场庭审，数百个旁
听席坐满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何伯
亭等人在原告席上的发言，不时激起
旁听席上的掌声。审判长多次恳请
他们注意自己的年纪和身份，配合庭
审的进行。

事后，这个审判长颇得老人们的
好评。“他至少让我们畅所欲言了。”
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常伯阳认为，如果
想打赢这场官司，必须全面阐述涉案
街区对于洛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
价值，以及原告们对老城的深厚感
情。

老城区政府被诉的征收决定全
称为《洛阳古城(老城区东、西南隅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项目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原告方认为，
这份决定不但违反国家对于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的多部上位法，老城区政府也存在严
重的自我赋权。

被告方老城区政府则举出洛阳
市发改委等部门的多份批复，认为该
整治和保护项目“是为了促进国民经
济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老城区
政府还援引河南省建设厅和文化局
对于该项目的详细规划，称获得了上
述两单位的批准。

这场庭审从上午 9点半左右开
始，持续了 4个多小时。其间旁听席
上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午餐时分有人
开始啃食鸡蛋饼和火腿肠，还有人大
声提议审判长暂时休庭。

在去年年底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失败之后，这起官司让老人们振奋
了不少。早在 3月 16日，一份以 260
多户原告为名发布的告示在小巷内
四处张贴，号召街坊们前去旁听。

但其实很多人相信，这个街区一
定会消失在挖掘机之下。一直不断
有人搬出这些小巷，留下的居民有时
候看到肥硕的老鼠从废弃的房屋内
窜出。

老城区政府在庭审中提交法院
的一组证据，激起了庭内的笑场和
庭外舆论的质疑。在用来证明居民
支持拆迁的来电登记表中，居民们
发现有居民张书欣和郭克智的记
录。但张已死亡13年，郭已经死亡4
年。这条信息上网传播后，被称之

“拆迁死亡来电”。
早在 2013年 3月，老城区政府

就为该项目制作了一份“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称，根据
各办事处反馈的征求意见表，同
意、支持该项目的意见占97.9%。在
庭审中，被告方代理律师表示，当
地政府没有召开听证会，因为“支
持率如此高”。

就在同一份报告中，希望原地
回迁的意见占 30 .1%。不过，政府

给居民们提供的安置方案中，并没
有安置回迁这个选项。老城区政府
的代理律师解释说，以异地安置和
货币补偿启动拆迁，尊重了大部分
居民的意愿。这遭到原告方的反
驳，要求其拿出证据。

居民们对古城街区的感情，对
拆迁程序的不满，在现实状况下很
多时候无法战胜利益的权衡。毕
竟，选择把政府告上打官司的居民
户，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去年一开
始，有500多户和我们一起维权，后
来一听说打官司要交钱，一半人马
就退出了。”何伯亭说。

诉讼费用的分摊很简单，每户
按面积大小，一平方米只需要交 6
元。何伯亭家的两层楼房共有160多
平方米，这让他成为交钱最多的那

群人之一。对一些街坊的做法，何
的老伴有点抱怨，“还有人说先不交
钱，等你们打赢官司了，我们可以
蹭。你不能不让人家蹭吧。”

即使坚持下来的部分居民，包括
何伯亭在内，都不否认一开始对拆迁
并不抵触。“当时想着只要原地安置
或者补偿到位，我们也同意整治。”何
伯亭说，与东、西南隅一路之隔的东
西北隅街区，就是这样被拆掉重建
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老城区街巷狭
窄，排水系统落后，双气也不通，没多
少人会冒险死守老屋。

然而，当原地安置的选项阙
如，货币安置的数额又不能让何伯
亭们满意后，这群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老人们选择了与政府打官司。
按照补偿方案，被拆迁街区内的空

地皮没有补偿，平房 6300 元/平方
米，两层楼房 4121/平方米，另外每
张房产证还有3万元的奖励。

在这个补偿标准出台时，东、
西南隅附近新建小区的均价在 3000
多元每平方米，然而至今已涨过
6000元，这让政府拆迁的难度越来
越大。而且与城中村改造不同的
是，历史文化街区在法律上被划入

“紫线”范围，法理上可以规避出于
商业开发的拆迁。这成为居民们维
权的最大筹码。

在东、西南隅这块历史文化街
区在等待拆迁的同时，投资 85 亿
元、占地 1500亩的“河洛古城”项
目在洛阳正式开建。官方期望，这
个纯粹仿古的建筑群落，将帮助洛
阳打造中原地区的旅游集散中心。

建仿古商业街区和高档住宅

“死亡来电”和活人的家

旁听席上的老人


